	《岁月甘泉》的耶鲁缘 (下) 苏炜 
	



	




	(接上期) 下一回见面，两位耶鲁的乐队指挥——咸信益和汤姆先生，都读到了我的学生温侯廷所作的精彩漂亮的《岁月甘泉》歌词的英文翻译。这里还应插进一段翻译趣事。《岁月甘泉》的歌题，源自于歌词“在苦难中掘一口深井”，在中文里含有“苦尽甘来”的意蕴。可是在英文翻译中，与“泉水”有关的词汇无论如何都翻不出这种苦涩意味来。温侯廷和我几经商量，最后决定，把他翻译歌词里的一句话，变成英文题目，全题是：“ Ask the Sky and the Earth ——A Cantata for the Sent-down Youth”，再转译为中文，则成了“问苍天，问大地——一个关于下放青年的清唱剧”，中文的意思显得很悲怆（英文里这种感觉则不强烈，反而很合适表现一个下乡知青日常在大自然中的感受），“没关系，上山下乡运动本来就有一层悲怆意味。”出身北大荒兵团的排练指挥陆成东说。 我咨询了作曲家霍东龄，最后敲定了英文歌题。

咸信益和汤姆两先生都对歌词英译本大为激赏，兴致勃勃地一再向我倾吐他们的观听感受。 “一边读着英语歌词聆听这部作品，不但让我回到了自己当兵、服役的年青时代，”咸指挥说，“也让我想起我父亲早年在日本人的劳动营里，到中国东北垦荒的故事。我一边听一边想，青春年代的磨难历练，不管放在哪一个时代、哪一种人群里，都会焕发出一种特殊的激情、特殊的闪光。我父亲讲起当年在东北的经历，也是充满对中国、对东北土地的怀念的。”“激情”——“Passion，passion，passion！”咸信益指挥在日后的北京国家大剧院指挥演出这部作品，在排练中，他一再要求表演者以音乐语言也以身体语言去阐释激情，表现出某种特定时代的氛围。

“我们耶鲁乐队，有一个参与社会、见证历史的悠久传统，”汤姆·多菲先生说话的神情，则显得严肃、郑重，“前年匈牙利革命纪念日，去年的二战诺曼底登陆的纪念盛典，都是我们耶鲁管乐队在做现场演奏。我一直想进入一个关于中国的主题，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耶鲁管乐队作国际化表现的大型作品，我现在觉得，我找到了。”汤姆的神情让我觉得似曾相识——那里隐约压抑着的某种理想激情，那是美国的“七十年代人”——从“嬉皮士运动”走过来的一代人所特有的，正如知青一代人拥有的某种“共名”化的情感特质一样。“我也要让我的耶鲁学生，用音乐进入中国这一段历史，见证这一段历史。”汤姆语气坚定，“以音乐进入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更让人感到兴奋的了！”

这里面，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折”——汤姆·多菲先生对改编演出《岁月甘泉》的超常热情，显然超出了咸信益指挥的预期。因为在此之前，咸信益指挥已经应邀担任了广州华工大艺术学院交响乐队和合唱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岁月甘泉》的指挥。在咸指挥看来，要在耶鲁演出这部作品，他和他指挥的、由音乐专业研究生组成的耶鲁爱乐乐团，当然应该是首选。两位好朋友之间围绕这“耶鲁首演权”引发的小小争议，最终，却因为音乐学院管理程序上的原因，使得耶鲁管乐队比爱乐乐团拥有更灵活的演出安排的可能性，而占了先机。在得到了作曲家霍东龄的热情首肯和大力支持下，由汤姆·多菲先生指挥的耶鲁管乐队改编演奏的《岁月甘泉》版本的排练和演出，提到了具体日程上。

耶鲁周围的华人小区，首先动起来了。

这其实是一场浩大的艺术工程。知青组歌《岁月甘泉》是一个含独唱、重唱、领唱的大型叙事合唱套曲，相类于西方的康塔塔——清唱剧。共有八组九首歌，演唱长度四十五分钟。除了乐队的演奏，声乐部分——合唱与独唱，是更吃重的内容。2008年组建的广州粤海知青合唱团，是花了几乎一整年密集艰苦的排练，才最后得以成功演出的。凑巧的是，早在我参与写作歌词的创作早期，我身边的几位耶鲁圈子的华人音乐界人士，就一直关注并参与着整个创作过程——其中最早写出的《山的壮想》一曲，好朋友们甚至悄悄记住了旋律和歌词，暗地里排练，曾经作为“惊喜节目”拿到我家的新年聚会上表演。

一切，于是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老哥们儿、原北京中央歌剧院的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和音乐教育家岳彩轮先生，出任了这个耶鲁版本的《岁月甘泉》合唱的艺术总监；同是老哥们的耶鲁医学院的计算机专家、曾经在北大荒当过知青的耶鲁华人合唱团指挥陆成东先生，便成为了新组建的“耶鲁《岁月甘泉》合唱团”的“大管家”——排练指挥兼召集人。按照运作惯例，耶鲁乐队指挥汤姆·多菲先生首先定好了纽约卡内基音乐厅2011年2月26日和耶鲁乌斯音乐厅2月11日的演出排期，在与我们三位——岳彩轮、陆成东和我碰头协商之后，合唱排练率先起步。——招兵买马，创建网站，安排场地……围绕《岁月甘泉》，一场真实的艺术表演与文化历史交织的“大仗”，在耶鲁校区周围打响了。   (中) (待续) 

(转载自2011年1月29日《世界日报》)


